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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陈善科（1968 届工物）

陈善科学长近影

1961年9月初，我这个来自华蓥山

下的乡巴佬成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

一名学生。戴上白底红字的清华大学校

徽，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自豪。

我被分在物703班，住5号楼，同宿

舍的还有李裕熊、崔宝明、倪彼得、卜

永熙、杨宏德5人，分别来自北京、上

海、江苏、福建和四川。大家对学习都

抓得特别紧，也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下

午4：00后都到操场跑步、打球。由于我

上大学前身体就很差，骨瘦如柴，一米

六几的身高，体重只有77斤。加之天气变

冷，水土不服，学习紧张，没多久脸上、

腿上就开始有些浮肿。同学们说我长胖

了，我自己知道情况不妙，立即注意休

息，争取让浮肿自动消失。没想到，情况

越来越严重，只好到校医院看病。

医生很有经验，用手轻轻在脚上一

按就是一个深坑，很长时间都恢复不过

来。他让我马上住院治疗，主要是休息

和加强营养。医生给我发了一包炒熟的

黄豆面，早餐偶尔有豆浆或牛奶，这在

当时可是最好的营养品了。住院期间还

查出我患有钩虫病，吃了驱虫药后，天

旋地转，好像是坐在火车上，耳边发出

轰隆隆、轰隆隆的响声，昏昏沉沉的，

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才醒过来。

班主任老师、政治辅导员和班干部都

到医院来看望我。住了一个多月后，浮

肿完全消失，身体也长胖了一些，考虑

到落下的功课太多，已接近期末，我心

里很着急，于是要求出院。医生很理解

我的心情，也就同意了。但出院后不到

两个星期又有些浮肿，政治辅导员牛树

盈将此情况告诉系里，系里研究后决定

让我休学，但我坚决不同意休学。牛树

盈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这是为你的身

体长远着想，回家养好身体后再来上学

不更好嘛！

系里的好意我当然理解，但家乡的

困难情境就在眼前：父亲和我大哥的小

女儿都得浮肿病去世了，村里还死了一

些人。母亲和大哥在生产大队的浮肿病

医院住了很久，身体至今非常虚弱。幺

爸（我父亲的弟弟）家住邻村，饿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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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不了出去要饭，至今一年多杳无音

信。虽然全国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好转，

但四川仍特别困难，今年暑假，县里数

所中学都停办了，不到万不得已学校是

不会停办的。我如果这时休学回到农

村，连口粮都没有，怎么生活下去？再

说，除坐车坐船外，还要挑着行李走60

里山路才能到家，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是

难以承受的。因此，休学回家很可能是

死路一条，即使不死，恐怕再也不能到

北京来上学了。

怎么办？家乡的困难情况要不要如实

告诉辅导员？讲吧，有可能被批判成对

三面红旗不满，反党反社会主义。我高

中就读的江北二中学生会主席王××，

家庭出身好，各方面都很优秀，因为

和几个同学一起说了些对经济困难不满

的话，不仅被批判，取消毕业和高考资

格，还被开除学籍、团籍，回农村劳动

改造。不讲吧，休学回家的后果不堪设

想。讲与不讲，都是绝路一条，经过反

复考虑，决定把老家的困难情况如实告

诉牛树盈。

听了我的介绍，牛树盈同志对此深表

同情和理解，并向系里作了详细汇报。

系里又请示了校党委副书记兼系主任何

东昌，不仅没有批判我，还决定让我休

学后仍住在学生宿舍，继续享受每月16.5

元的最高助学金，并发给棉帽、棉鞋和

棉手套等御寒用品，还将我从朝北的宿

舍换到朝南的宿舍。

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是清华大学

给予我慈母般的关怀和爱护，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是救了我的命。那时每月伙

食费是12.5元，扣除后还有4元零花钱，

可以用来买文具、配眼镜（中学时我就

近视，但一直没有钱配）和购置日常

用品，因此，生活、学习都有了经济保

障，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同宿舍的石

定寰、唐炯然、周梦君、孙维藩、于敬

文同学也给予我很多帮助，一起锻炼，

一起游玩，心情非常愉快，没过多久浮

肿就完全消了，人长胖了，个子长高了，

身体好多了。1962年8月体检，我的体重

从入学时的77斤增加到100多斤，血色素

等指标都达到正常水平。因此，休学半年

多我就复学了，分在物805班，从此成为

物八这个团结、友爱集体的一员。

我常想，我若在其他大学，结果会是

怎样难以预料。若是在四川上大学，十

有八九要挨批判，甚至被打成反党反社

会主义分子，开除学籍。时任重庆市委

办公厅副主任兼市团委书记的廖伯康同

志，在1962年参加团中央会议期间，向

中央领导反映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四川

饿死人的真相，后来被当时的省委领导

知道了，便将他打成反党分子，长期遭

受迫害，直至1982年才平反。前面提到

的高中同学王××，回农村后，历次运

动中都挨整、被批斗。文革结束后虽然

给平了反，但大好的青春年华已一去不

复返，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在大讲特

讲阶级斗争、极左路线盛行的情况下，

清华大学党委和工物系党总支仍能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是非常不容易的。

清华大学，我敬爱的母校，我永远

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感谢您的教育和培

养！同时，还要感谢物703班的班主任和

同学们，感谢当年的政治辅导员牛树盈

同志，感谢系主任何东昌和系里的老师

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清华

恩情，终生不忘！  


